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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埋千年汉阙重见天日

汉代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最为辉煌的朝代之
一，中国建筑艺术在汉代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一种被
称为阙的建筑物则应运而生，成为汉代建筑艺术的代表。

阙是一种石质建筑，高约六米，左右对称，形似门而
两不相连，中空缺，缺即阙也。由于主要出现于汉代，故
称汉阙。汉阙是一种气象庄严、造型高标，代表着高贵和
尊严，有着重大礼制意义的建筑。

时光流逝，汉代那些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宫殿早已
灰飞烟灭，唯有极少数汉阙逃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保存到
了现在，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伟岸的身躯，向人们诉说着
千年沧桑。

资料显示，目前汉阙在全国只残存34处，每一处汉阙
无疑都是弥足珍贵的国宝，因为它们是汉代建筑唯一的
遗存，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建筑艺术及风格，具有极高的文
物价值。

2001年夏，从三峡库区忠县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一
对沉埋千年的汉阙被发现了！

王草药发现“大禹治水遗物”？

距重庆市忠县城西约20里的乌杨镇是一个古老场
镇，万里长江从旁滚滚流过。镇上有一位以采草药为生
的王姓汉子，人称“王草药”。王草药长须飘洒，面如紫
铜，由于长期出入于烟霞云雾之中，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2001年初的一天，王草药沿江挖草药，来到乌杨镇下
游一片叫“狗钻洞”的河滩，当他拨开浅草时，忽然发现被
潮水冲刷后的沙土中露出一大块石刻，上面刻的是一个
凶猛的怪兽，口中衔着一只圆环。他把沙土刨开，发现下
面还埋得很深。一向喜欢谈古论今的王草药这时忽然想
起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可能来过这里，这个怪兽莫非是
大禹用来镇水妖的？

王草药不再采药，提前回到了场上，给忠县文管所打

电话，说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文管所的同志并没有
惊喜，因为他们觉得王草药肯定是在讲笑话，大禹治水的
故事主要是传说，传说和历史是有区别的。

文管所的同志为了负责，就委托了乌杨镇一位文化
干部前去查看，没几天对方便打来电话说：“没什么，就是
几块垒坟的石头。”

国宝汉阙，差一点和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一个令考古界为之震惊的时刻

忠县文管所副所长曾先龙从事考古近30年，参加过
三峡库区许多重大发掘，在文物考古界很有名气。他反
复琢磨着王草药的“大禹遗物”之说，觉得话虽近乎荒诞，
却极有可能是一条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而那位镇文化
干部关于“垒坟的石头”的说法，也引起了他的深思，不论
怎么说，总是有“石头”的呀！于是，2001年6月8日，曾
先龙便约了忠县风景名胜管理所所长陈储德和另一个经
营文化用品的老板方大榆一道，前往乌杨镇查看。

“狗钻洞”是一片坡状河滩，长江每年多次的潮起潮落
都要将这片河滩反复冲刷，使这片河滩变得沟壑纵横。曾
先龙一行三人来到河滩上，按王草药所说的线索去查找，
果然发现了被潮水冲出的巨大石块。曾先龙俯下身去扒
开浮土，一个精美的怪兽衔环石雕露了出来，他定睛看了
看，便大声叫了起来：“这是铺首（考古术语）！”那一刻，曾
先龙激动得像个小孩子。他接着在周围继续寻找，一个高
240厘米、宽110厘米、厚75厘米的长方体构件被发现了，
这个足有5吨重的庞然大物上，雕刻着一只几乎等高的白
虎，线条粗犷简洁，造型古朴庄严，是典型的汉代风格。

年过半百的曾先龙伏在巨大的石块上，心里咚咚直
跳，凭他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所发现的，正是举世罕见的
汉阙。他从石块上一跃而起，对着陈储德和方大榆欣喜
若狂地连叫三声：“这是汉阙！汉阙！重大发现！”

陈储德和方大榆都围了过来，分享这一美妙的时
刻。这是2001年6月8日下午2点，一个令考古界为之震
惊的时刻！尤其令人感叹的是，这一片海拔135～140米
的河滩两年后就将永远沉入江底，国宝汉阙在沉睡千年
后于淹没前的最后时刻被发现，从而免遭了万世不见天
日的厄运。

旷世国宝惊动国家文物局

电话马上打回了县城，县里的领导们欢欣鼓舞，县长
陈明忠表态，马上调度资金组织发掘。消息当天便传到
了重庆，市博物馆的专家们觉得这消息太令人惊喜了，甚
至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为慎重起见，6月11日，市博物
馆馆长助理邹后曦先生急赴忠县现场踏勘。一到现场，
邹后曦心中疑云顿消，面对那一块块精美的构件，他也激
动不已。随即，邹后曦以市博物馆的名义向市文化局急
呈“关于抢救保护忠县乌杨阙的紧急报告”，称“乌杨阙
（暂名）的发现弥足珍贵，应立即实施抢救性保护”。

市文物局局长王川平迅速向市政府领导作了汇报。
市领导指示：立即将乌杨阙的抢救发掘纳入三峡文物抢
救计划，安排人力物力财力实施保护发掘。一旦发掘完
毕，即运到重庆市渝中区，作为正在建设的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藏品。

喜讯迅速传播开来，整个考古界为之欣喜不已。7月
10日，北京大学考古系、广州市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考
古系、武汉大学考古系的专家学者相继赴忠县，争睹旷世
国宝风采。喜讯也惊动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作为
全国文物界资深专家，不知见过多少稀世珍宝，不知面对
过多少“惊世发现”，但乌杨阙的发现，仍让他感觉有一种
梦境般的神奇。7月19日，张柏风尘仆仆赶到重庆，在听
完关于乌杨阙的汇报后，抑制不住激动心情说：“乌杨阙

不仅仅是属于忠县的，也不仅仅是属于重庆的，它属于全
国！”

这对汉阙在国内绝无仅有

以邹后曦为领队、曾先龙为执行领队的考古队于6月
24日奔赴乌杨镇安营扎寨，开始进行发掘。他们在乌杨
镇上租了几间陈旧的房子，大热的天，许多人挤在一起，
一切只能因陋就简。更糟糕的是，镇上常停电，连电扇也
无法用，考古队员们热得苦不堪言。每天早上6点，队员
们喝了两碗冷稀饭便赶往工地。烈日下的河滩没有一棵
遮阳的树，队员们只能幽默地称自己是在享受日光浴，几
天下来，大家都晒成了“非洲人”。

曾先龙指挥着同事们在热得发烫的河滩上布点开
挖。6月28日，在东边的探沟里先后发现了一批石质构
件，包括阙身、阙顶、扁石、枋子层等。每一个构件的发现
都引起了一阵狂喜，因为所有构件都近乎完美。由于长
埋于地下，这些珍贵的构件得以保存完好：精美的阙顶为
重檐式仿木石刻，瓦垄瓦当线条分明檐角飞动；扁石上刻
着方孔钱纹和菱形纹，线条匀称，如描如绘；枋子层刻角
兽半圆雕，造型生动，呼之欲出。

6月29日，又发现了枋子层及阙顶残件和子阙阙身
等。

7月8日，另一个阙顶被发现了。这是一件长2.4米、
宽1.7米的构件，出土时仰面朝天，石质光洁圆润，像刚完
工的艺术品，看不出一点岁月沧桑的痕迹，只有它的瓦当
图案才证明它是1800年前的汉代遗物。由于是仰着的，
人们可以看见那一根根圆溜溜的椽子，在其中两条椽子
上，竟分别雕刻着一根长蛇，长蛇缠绕着椽子，口中衔着
一件不知名的东西，这在全国的汉阙中是绝无仅有的。

7月18日，笔者再次赶到工地采访时，由于洪水上
涨、部分工地已被淹没，但发掘并未中断。曾先龙陪着记
者一一参观了那些石质构件，让记者大饱眼福。曾先龙
说，根据已发现的阙身判断，这是一处汉代子母双阙。所
谓双阙，就是左右对称之阙；所谓子母，就是每一边都分
别由大小不同的两个阙身组成。而现场发掘出土的恰好
是四个阙身。

乌杨汉阙是三国名将严颜墓阙？

汉阙代表着高贵和尊严，那么乌杨阙代表着谁的高
贵与尊严呢？一个大胆的假设被提了出来——乌杨阙可
能与三国名将严颜有关！

严颜，忠县（当时称临江县）人，东汉末蜀汉大将军。
严颜死后被追赠壮烈将军，归葬故乡忠县，墓在今乌杨镇
将军村，人称严将军墓，明代忠州刺史尹愉和清代县令吴
友篪先后修复过严将军墓。此后数百年，将军墓屡经变
故，到民国时已无遗迹可寻。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
抢救发掘三峡库区文物，在将军村发现了30座汉至六朝
的墓葬及大量随葬品。墓葬的封土包和墓室的大小以及
随葬品的精美程度，都显示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严颜
墓极有可能就在其中。而发现乌杨阙的地方，正是在已
测得的汉墓区旁（“狗钻洞”山坡上即汉墓区）。由此推测
乌杨阙为严颜将军墓阙应该是有道理的。何况这里从古
到今都叫严颜墓，溪水叫将军溪，村庄叫将军村。认定为
严颜真墓，可能性极大。

专家的假设是：汉末为严颜建造了这处汉阙。大约
在唐代，汉阙因故倾倒，构件从坡顶抛洒到“狗钻洞”河
滩，后又被河沙渐渐掩埋。

如今的乌杨汉阙，已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
宝。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人们，首先就会被乌杨汉阙所震
撼，而他们未必知道乌杨汉阙是怎样被发现的。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22年前，忠县采药汉子在河滩发现神秘石
刻，或与三国名将严颜有关——

国宝乌杨汉阙

2001年夏，乌杨汉阙惊现忠县。笔者当
时是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深入
采访，成为第一个报道乌杨汉阙的媒体人。

二十多年后，我们再来回顾当时发现这
对旷世国宝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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